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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号照旧 ! 安 谅

! ! ! !朱某不学无术!却喜欢不懂装懂"一天清晨他早早地起

身!洗漱换衣!忙进忙出!说是今天岳父设宴邀请众多学子

一同欣赏祖上传下的古画!他的妻子一听便特别地嘱咐他#

$那确实是我家祖传的两幅画!一幅是%芳草渡头韩幹马&!

是唐人韩幹所画!一幅是%绿杨堤畔戴篙牛&!也是唐朝的戴

篙所画的牛!要是我老爸把两幅画拿出来给你们看!你就用

这两句话来称赞它们!那么老爷子自然高兴' (朱某听了便

说#)没问题!我记得住的(!然后打扮好了!摇着纸扇出门往

岳父家去了'

朱某来到岳父家!果然有许多学子早已到了!三杯老酒

落肚! 朱某因为今天可以在岳父面前显耀一番! 便十分兴

奋' 过不久!老岳父拿出一幅题为十八学士的画!请大家欣

赏!众学生看画!低声地议论!谁也不敢大声发表意见!朱某

早就按捺不住了! 他忽然推开了众人大声地说#)好一幅古

画!那是芳草渡头韩干马!绿杨堤畔戴篙牛'(一起观画的客

人顿时哄堂大笑!岳父气坏了!大声地骂女婿!)你只知道牛

呀马的!什么时候能像一个人* (

明人看世界

墓是自己修的 ! 张振国

! ! ! !一个天高云淡的周末，明人正
与几位朋友喝茶聊天，刘冰搁在桌
上的手机骤然颤抖不止。他按了接
听键，先是嗯嗯了一声，随即又吟了
一句被篡改的诗：黄河照样流。然后
才神情自如地与对方交谈起来。挂
了电话后，有人问道：是谁呀？哦，是
我太太。她钥匙忘带了，让我待会稍
早回家。可你一上来念的什么诗呀，
怪怪的。明人好奇地发问。刘冰笑
了，带点诡秘，这是我家的秘密。他
没说下去，话题又被旁人扯开了。
半个月之后，明人与刘冰等一

同去法国巴黎游览。晚餐时，刘冰发
现自己的双肩包丢失了。这个双肩包
里有皮夹子、照相机，还有手机等，平
时都是随身携带着的。包里价值不
菲，刘冰自然沮丧，而且有一点突遭
打击之后的发懵。有人提醒，快点报
失，不然银行卡、手机之类都有进一
步损失的可能。刘冰说身份证留在家
里了，只能让在国内的太太去代办
了。但用明人的手机拨了他太太的手
机几次，他太太一直未接。刘汉叹曰：
陌生来电，我太太从来都不接的。

大家一时无语。明人忽然想起
一个主意，说你要不先发一段微信给
你太太，再怎么样，她总会看吧。再反
复拨打她手机，说不定她就会接了。于
是，按此办法又试了试。终于电话接通

了，刘冰急急切切地对着手机又是一
句不伦不类的诗：巴黎共此时……雯
雯，我是冰冰，是的，你听我说……对
方显然也回应了，刘冰把该说的话一
股脑儿地说了。
总算搞定了这一切，大家绷紧

的心弦稍稍松弛了一些。明人想起
刘冰每次与太太电话，总要念一句
诗，不禁又重提这一疑惑。刘冰说，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暗号。这是怎
么一回事？明人和大家都充满好奇。

给你们说一件我家的丑事吧，
刘冰说，反正都是兄弟。去年春节
前，我去外地出差，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太太打来的，电话里杂音很重，
我感觉太太的语气很急迫，说她被
车撞了正往医院赶，因为没带钱，让
我往朋友的卡里打点钱，我心急如
焚，问了卡号，便迅速转了一万元过
去。随后我打电话给我表弟，让他赶
去医院代我照顾。表弟赶到医院却
找不着我太太。又专门拨了我太太
手机，我太太回了，好半天回的，说
她在做瑜伽，根本没有车祸上医院
一事。我获悉后，无论如何不相信。
第二天赶了回来，和太太一起去报
了案，才知道，现在电话诈骗花样很
多，一定是有人采取手段盗用了我
太太的手机号，还模仿了我太太的
口音，对我行骗。这个案子好久没

破，我和太太则想出了这一招，就是
每次出差，都说好暗号照旧。每当接
听电话，都得先说一句诗，是用我们
恋爱时闹着玩的那种，有所修改，但
不走样。这次我们的暗号是，接电话
的先说一句：海上生明月。打电话的
则将自己所处地方加改进去：巴黎
共此时。暗号就对上了。
不久后的一天，明人约好晚上

与刘冰一家小聚。下午时，刘冰打来
电话，说他和太太有事耽搁，待会直
接到饭店，让他帮忙接一下他的宝
贝儿子小冰。小冰念书的小学，就在
明人单位不远。他们也都挺熟了，明
人爽快地答应了。到了学校，在校门
口候到了小冰。可小冰迟迟不愿上
车。明人说，是你爸爸让叔叔来接你
的。小冰大人似地一撇嘴：可以呀，
可你得说出暗号啊！暗号？明人懵
了，忽然明白了，连忙拨了刘冰的手
机。刘冰在那头笑了：忘了告诉老兄
了，不说暗号，小冰是不会跟父母之
外的人走的。那今天暗号到底是什
么？今天的暗号是……明人挂了电
话，对小冰扮了个鬼脸，说了一句：
今天暗号照旧。
小冰立即绽开
了笑容，飞快地
爬上了明人的
小车。

! ! ! !厚养薄葬，千年提倡，依然改变
不了风气。老魏自称是坚定的无神
论者。他说：“七月鬼月，冬至落葬，
清明扫墓全是无事找事。”
老魏的老婆是位坚定的有神论

者，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
看，人死了还被阎罗王管着，所以初
一、十五必去庙里烧香，风雨无阻。
有一段时间老婆身体不好，还坚持
要去求神仙老爷，老魏保驾护航。每
当从庙里回来他发现老婆的精神状
态兴奋不少。从此他不再阻挡老婆
的信仰活动，他自己也不再细究相
对真理、绝对真理，一切顺应自然。
老婆拉他上了大巴，说是去免

费一日游，到了目的地他大吃一惊，
才知道是游墓园。几个圈子兜下来，
老婆到墓穴预售处签了契约，买了
双穴。这时，老魏骂老婆：“犯了神经
病，好日子不想过，却想到死。侬想
死，别把我拉进去。”
“我们是夫妻，戏文里唱的在天

比翼鸟，在地连理枝，我放不下侬，
免得死了，天各一方。”老魏很不高

兴，拗不过夫人，独自低头反剪着手
走开了。皇陵都被盗了，墓还有何
用？历史上，新君登基就着手建皇陵
的也不少。平头百姓做寿棺冲喜的
事过去常有耳闻。老魏寻找着各种
理由宽解自己的心思，他不想与老
婆吵架。
老魏私下里对儿子说：“树高千

丈叶落归根，我们在江苏老家买了
墓地，离开上海不远。伯父伯母，叔
父婶娘已经谢世，堂兄堂妹都已成
家，东飘西散，自立门户，家族亲情
已经淡薄，你无长兄姐妹，将来能为
我们扫墓的只有你，你不想去，我们
也不怨你，也不作怪你，你安稳地生
活就是了。”
“爸，独生子女家庭不是我们一

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我们暂不要
提这种灰色的事，生儿防老，你放心
好了。”
随时可死，处处升天，人从虚无

中来，又回到虚无中去，这是规律，
谁也躲不开。只是自己一生无所建
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碌碌

无为，虚度一生，这不是自己的无能
与过错，他始终这样认为。
那天，风和日丽，老魏心情很

好。他站在自己的墓前念叨；某系唐
魏征几代孙，自幼家贫，学习勤奋，
上戏毕业，下乡锻炼。七六年，雨过
天晴履新职，二千年，风平浪静享阳
光。论专业，修编剧，台词一句未成，
讲贡献，说成就，帮腔似作嫁衣裳。
倏忽已见金乌坠，来日归真到此方。
这是他为自己归纳的悼词。
老婆用随身带来的抹布将墓穴

擦了一遍又一遍。像打扫刚装修完
毕的二手房，一丝不苟。老魏从老婆
手中接过抹布说，尽管你擦得微尘
不见，青石泛光，但我也得意思意
思，为自己扫扫墓，总结总结自己
的人生。他想起了张果老倒骑毛驴
的故事，想着自己走过来的路，会
心一笑。暗忖：人生的路都是自己
铺的，人生的墓都是
自己修的。今天为自
己扫墓，唯心唯物都
顾及到了。

! ! ! !老黄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恬恬。
这一天，老黄牵着小狗在小区的花
园里遛弯时，碰到了也在遛狗的老
马。老黄家跟老马家只隔着一栋楼，
二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老黄是单
位里的一个副科长，老马则是单位
里一个部门的副主任。老马这时走
到老黄跟前，打量着小狗恬恬：“这
只小狗真不赖，公的母的？”
老黄答道：“母的呢。”
老马眼睛一亮：“我家小狗健健

已到了发情期，叫健健给你这小狗
配窝咋样？”

老黄瞅了瞅老马的那只小狗，撇
了撇嘴：“老马啊，你咋养了这么一只
狗，一看就不是啥好货色。我家恬恬跟
你这小狗可不是一个档次的，哪能让
它给配窝。”说着，老黄便牵着小狗恬
恬走开了。

一年后，老黄所在单位的总经
理退休了，上级主管部门派了一个
人来接任。新任总经理与老马沾亲，
他举贤不避亲，上任不久便提拔老
马为单位的常务经理。
老马变成老黄的上司后，老黄

明显感觉到老马对自己很冷淡。老
黄知道，老马一直为给狗配窝一事
耿耿于怀，老黄后悔自己当初拒绝
了老马的要求。
一天傍晚，老黄抱着恬恬，来到

了老马家里。老黄进门后冲老马嘿
嘿一笑：“马经理，我知道您很喜欢
我家这只小狗，这不，我把它给您抱
来了，就让它待在这儿给健健配窝
吧。”

老马撇了撇嘴：“你不是嫌弃我
家健健吗？”
老黄涨红了脸说：“其实，健健

还是蛮有威势的……”
“健健现在终日都有‘美狗’相

伴，可以说是‘妻妾成群’啊。”老马
说着，把老黄领到阳台上。老黄看
到，那儿有四只小狗在嬉戏着，除了
健健，其余三只形态各异，奇模怪
样，一看就知是名贵的宠物。老马不
无得意地说：“那三只小母狗都是别
人送我的，全是西洋品种。”说罢，他
乜斜了一眼老黄怀里
的恬恬：“像你家这小
狗，健健现在哪里能
看得上！”

宠物与主人 ! 孙长乐

! "和了#$

有数位老友来访，我让
! 岁孙子给他们表演一个
搭积木的游戏。不料，孙子
将十几块积木摆成一个横
列，然后用力朝前一推，嘴
里还叫着：“我和了！”顿时，
我囧而无语！

! 掏鸟蛋$

晚上熄灯后，同舍的
室友躺在床上开“卧谈
会”。一群男生在聊自己小
时候干过的调皮捣蛋的
事，什么上房揭瓦、下河摸

鱼，聊得热火朝天。这时，
轮到甲讲了。甲悠悠地说：
“我家小时候门前有棵树，
树上有个鸟窝。从树下路
过的时候，经常有鸟屎从
树上落下。有一天我忍无
可忍，就爬到树上把所有
的鸟蛋都掏了。”
“这有什么啊……切！”

“然后我就把鸟蛋都煮熟。”
“吃了？”
“不。我又给它放回去

了……我要让鸟
妈妈深切地感受
到丧子之痛。”
全寝汗颜。

都市幽默

口技
! ! !我在书报亭买了本杂志，发现自己多年前的一篇小说被转
载了，可居然连我的名字都没署。

回家后我决定讨个公道。就照着杂志上登的编辑部电话
打了过去。一个女孩接了电话，我礼貌地说道：“编辑老师您
好！我是小说《雾》的作者……”我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台词刚说
了一半，女孩就借口自己忙，把电话挂了。
我的火腾地升了起来。照着杂志上的办公室电话打了去，

“你们杂志怎么回事？用了别人的作品，连一本样刊都不给原
作者寄……”一个中年男子在电话那头干巴巴地说：“对不起，
下次注意了。”说完电话又挂断了。我沉思片刻，决定打电话问
问发行部。一个中年女子告诉我没转载费。“你们这是欺权，我
要告……”我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又挂断了。接着我又给责任编
辑、执行主编打了电话，没听我讲上几句他们都把电话挂断了。
最后我打到总编室，把事情始末说了一遍。那头一个沙哑的

声音说话了，“我知道了，以后你的文章我再也不会转了。这个杂
志社总编、主编、发行、校对都是我一个人。你说我
一个下岗的口技演员，混这碗文化饭也不容易。和
你聊了一上午，嗓子眼都冒烟了，求你等我喝杯水
后再打好吗……”

! 邓志军

世相素描


